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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 创作于 1975 年，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

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当年十大优秀著作之一，并与次年帮助贝娄赢得普

利策文学奖以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一部 “ 其他同时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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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家无法像贝娄这样收放自如的作品 ”（Shattuck 21-5）。迈克·格兰迪（Michael 
Glenday）认为这部小说里贝娄极力寻求一种生活的基本原理，并为从这种生活

中撤离而提供载体，小说在超验与现实中展开（Glenday 124）。

《洪堡的礼物》是贝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两代作家命运的描写，

揭露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压迫和摧残以及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小说中曾

两获普利策奖并获封法国骑士勋章的中年作家查里·西特林一切都在走下坡路，

前妻丹妮丝刮尽他的财产、流氓也砸烂了他的奔驰车、现有的情妇莱娜达是个

敛财娘，并对艺术一无所知，最重要的是他泉思枯竭，写不出有价值有创造力

的作品。他对穷困潦倒而死的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洪堡是位有抱

负的才华横溢的诗人，曾教他认识艺术的力量，要他忠于自己的创造精神，然

而西特林在洪堡贫病交加、流落街头时却并未伸出援助之手。最后在面临物质

和精神双重破产的窘境下，西特林终于借助洪堡留给他的一份礼物 —— 一个剧

本提纲 —— 摆脱了物质危机，同时他也深深体会到洪堡当年的精神苦痛。

小说中的美国是一个充斥着金钱、美色、生意经、爱欲以及犯罪的社会，

在精神生活的匮乏以及物质主义的盲目崇拜下，整个社会让人窒息，甚至是心

烦意乱，不堪忍受。两位作家身边又鲜有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社会让他们的

性格也发生了扭曲。该小说描写了城市的变化，城市人生存的精神状态，尤其

选择两代知识分子的遭遇来烘托战后三十年艺术如何在物质主义的诱惑面前变

得软弱无力以及城市呈现出的枯萎病状态。

一

小说中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展现出商业化城市向工业化城市的转变，而这一

转变凸显的主体便体现在以记忆考古的方式挖掘个体对过往的回忆上。西特林

在自己的回忆中收拾起记忆的片段，并将它们重新拼贴在一起，并以记忆为载

体拼贴展现出城市的变迁。小说以非常别致的叙述方式挖掘个体的记忆，正如

本雅明所说：“试图走近自己被埋葬了的过去的人必须扮演挖掘人的角色。”

（本雅明 221）。小说叙述者是西特林，西特林在回忆中讲述着发生在他和洪

堡之间的故事。此外，这种回忆不是单一的对过往事情的简单描述，而是包含

着多重层面的回忆，比如对往事的回忆，以及对往事中的往事的回忆。从故事

讲述者西特林于 30 年代拜访洪堡到 70 年代重新安葬洪堡，时间跨度三十多年。

小说中间只有两个月是用现在时展现进行中的事情。小说叙事由三条线索构成：

现在、过去、过去的过去。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主人公西特林回忆着发生在

导师洪堡和自己身上的种种事情叙述中的往事还有深一层的往事叙述。这种追

思以及交叉叙事的方式反映出叙述者心理的沉重，精神的萎靡，尤其体现了作

者沉浸在对过去美好的追思以及对现有生活的忏悔中。正如一位评论家认为记

忆是西特林“否认城市及其几百万人口的匿名性以及悄无声息。对于贝娄笔下

的生存者而言，生活的每个片段都是独特而又珍贵的；如果没被记住，就如同

从未存在一样”（Rovi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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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回忆作为载体也夹杂着故事叙述者对不同城市场景的评述，并且场景

间的切换自由而流畅。整部小说的场景设置在贝娄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芝加

哥，芝加哥“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背景，而是一个满载着各种关系的人和地点的

生气勃勃的城市”（Shattuck 21-5）。虽然小说情节当中也穿插着纽约、马德里、

巴黎等城市，但这些城市往往只是充当小说人物的背景，并没有包含太多作者

和故事叙述者太多的情感。“芝加哥代表着一个它自己的角色，有着令人兴奋

的物质存在。即便它没有心灵，但至少它充当了一个人物”（Shattuck 21-5）。

城市以隐喻的方式作为人物参与到情节的构建中，它以一种异己力量与主人公

在抗衡。

小说以城市考古的方式对照性地呈现出商业化城市向工业化城市转变的图

景，不断挖掘藏匿在记忆深处的城市景象。作者将回忆定格在 1952 年 9 月的一

天，洪堡开着四缸车去接西特林。然而作为“自称是美国第一个拥有机动制动

器汽车的诗人”（Humboldt’s Gift 20）1 的洪堡开着车横冲直撞。他开始讲述着

自己一生亲眼看到的泽西沼地的巨大变化。“五十年前，在这里，就连这种装

有机动闸和动力转向的别克车都是无从设想的；而如今，道路啦，垃圾堆啦，

工厂啦，比比皆是”（21）。几十年后，城市完全展现出工业化的景象，“高

耸的烟囱就像一尊尊生锈的大炮，静悄悄地向星期天的天空喷吐着美丽的烟团。

煤气加工厂的酸臭气味直刺人的肺腑。灯芯草像洋葱汤一样，呈现着深褐色。

远洋油轮缩在水道里。狂风骤起，涌起一堆堆大块大块的白云。远方鳞次栉比

的平方看起来像未来的墓地，或人们在惨淡的太阳下走过街道去做礼拜”（22）。

简单的生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带来的种种标记。“煤气

加工厂”、“烟囱”等正是工业化城市的突出符号，而人们也就在这种后工业

状态下逐步丧失自我，开始寻求更高的生活目标和自我价值，而洪堡也不例外，

在回忆过去的过程中，“他大谈机械、豪华、控制、资本主义、技术、财神、

尔尔普斯和诗歌，以至人心的复杂、美国的状况和世界的文明。而他的任务就

是要把这一切的一切，甚至更多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22）。这也导致了洪

堡日后的悲剧，而这种悲剧贝娄在“杰弗逊讲座演说”一文中对社区毁灭带来

的三种后果做过说明：“美国城市里温暖街道生活的消失；从不断扩张的巨大

郊区升起的、文化霉菌的阴冷而压抑的气味；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从贫民窟向大

学的转移”（《集腋成裘集》 184）。一切已不再温暖，人的心灵受大了极大

的压抑。

小说以主人公细致入微的观察刻画着城市的变迁。西特林生活在芝加哥，

他的梅赛德斯车被砸之后，他拦了辆出租车，在车上他也看到了城市的变化：“芝

加哥的大部分地区都破烂不堪。有的地方在重建，有的地方还是老样子。这个

城市就像电影的蒙太奇，升起，倒下，又升起”（71）。在西特林途经的迪维

仁街以前是波兰人聚居的地域，现在几乎全是波多黎各人。“在波兰人居住的

时候，那里小小的砖房都漆成了鲜红色、栗色和糖果绿。草坪都用铁管围起来”

（71）。西特林还回忆到若干年前他曾领着洪堡来看过芝加哥的情景。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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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是为《诗刊》举行诵诗会的。西特林“带洪堡乘高架铁去过屠宰场，也观

看了闹市区。洪堡的兴致主要在于这里古老的街道。漆成银色的烧水罐柳钉和

显眼的波兰天竺葵触动了他的感情。他听着旱冰鞋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发出的声

音，深受感动，脸色都苍白了”（102）。这段刻画使西特林深深感受到当年的

平凡，与现代的潮流比起来，那种感觉与回忆是美好的，令人感动的，而如今，

盛行的是一些卑劣的东西，平凡似乎被赎回了。卡尔维诺曾说：“城市不会泄

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

楼梯的扶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卡尔维诺 9）。正是这种城市的印记镌刻在西特林的灵魂深处，对过往的追

思也正印证了他对现实的无奈和逃避。

城市影像的对比不仅展示了城市的发展变迁，也将城市居民的怀旧与伤感

镌刻在字里行间。西特林不想在街道上闲逛，只想到处看看。他细致入微，过

去的记忆历历在目，却越发陷入伤感的轮回中：“整整一条街被拆掉了。罗维

的匈牙利餐厅被清除了，还有本的台球房和砖砌的古老车库，还有格拉齐的殡

仪馆。我的双亲都是从这里抬出去埋葬的。这里永远不会有美好的间歇。时间

的废墟都被推到了，而且被堆积起来，装上卡车，然后当垃圾倒掉了。新的钢

梁正在竖起来”（75）。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符号集合，其间的每座建筑、每条街道、每条河流都

作为符号彰显着城市的文化内涵。旧街道、餐厅、车库的拆除带走的是往昔的

城市，取而代之的是新都市的面貌，正是这种留心的观察突出了西特林怀旧的

情愫，对如烟往事的追思。这种对故国的思念也是西特林的导师洪堡一心向往

的。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提到：“城市里的地点不仅仅是建筑学上的比喻；

也是城市居民的屏幕记忆，相互竞争的种种记忆的投射。在这里，令人感兴趣

的不仅仅有建筑的项目，而且还有所感受到的环境、城市居民的日常方式、遵

循和偏离规定、城市身份的传闻和城市生活的故事”（博伊姆 88）。随着旅途

的继续，西特林看到了自己曾经熟悉的地方已被断壁残垣所取代。芝加哥的变

化不仅于此，城市商业模式也发生了改变。芝加哥世界领先的屠宰产业也受到

遏制。在回忆了平凡而平民的生活之后，贝娄还不忘精心设计一下金钱物欲下

的城市景观，将城市的剧变跃然纸上。欠钱的西特林与债主罗纳尔多·坎特拜

尔约定在狄维仁街碰头，之后西特林坐着坎特拜尔的时髦白色蓝鸟车来到花花

公子俱乐部，西特林发现了现代城市的另外一个特征：“现在我们处于芝加哥

最迷人的一角，我得描述一下周围的环境。……人已经驱走了这篇土地的空旷，

而空旷的土地对人的回报只有微乎其微的善意。我们坐在这里，周围充斥着美女、

醇酒、时装，以及戴着珠宝、洒着香水的男子，一片财富与权势的阿谀奉承”（93）。
这种城市的景观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缩影。城市里旧有的公寓被新的房屋所

取代，美女与美酒让人们忘乎所以、流连忘返，整个社会弥漫着财富与权势的

肮脏交易。而这种肮脏与清澈的湖水以及与西特林对过去芝加哥的记忆形成鲜

明的对比。以记忆为载体的这种城市考古方式的展现方式凸显了已逝生活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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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静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现代人在物欲和诱惑下的妥协与苟合，

这种对立关系清晰地投射在艺术与金钱的博弈和对垒中。

二

广义的艺术最能表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尼采认为艺术创作是最高贵的人类

任务。贝娄曾说：“没有艺术，就不可能去阐释事实，……艺术和语言的倒退

会导致判断的衰退”（qtd. in Glenday 1）。然而在浮华的现代城市面前，艺术

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一场漩涡中。在城市的漩涡里金钱是基点，斯宾格勒把城市

归结为“一个点”：它聚积能量，吸收它周围的一切，并且这个点离不开金钱

（转引自利罕 283）。而政府和国家也没有把作家为代表的艺术放在重要地位。

贝娄在《作家文人政治：回忆纪要》（“Writers, Intellectuals, Politics: Mainly 
Reminiscence”）一文中指出：

我们的政府，根本不把作家放在心上。[国家的]奠基者们，为了平等、

稳定、正义，以及消灭贫困等等，策划出了一项开明计划。艺术、哲学和

人类更高的关注，并不是国家的事情。这里所强调的，在于福利，在于一

种实用的人文主义。凭借着科学，我们将会征服自然，迫使它赡养我们。

匮乏将得到消除。总的说来，我原来是相信这项计划取得了成功的。在商

业社会，没有什么妨碍人们创作小说，或者用水彩作画，然而，文化所得

到的关注，与稼穡、制造或银行却不尽一样。（It All Adds Up 110）

小说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便是贝娄塑造了以作家为代表的两代知识分子

形象，两人都有伟大的抱负，洪堡是位诗人，西特林是位剧作家。两位作家都

有着理想和艺术追求，在艺术殿堂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并对改造社会抱有一

定的期望，尤其是诗人洪堡，然而在社会的影响下，两位都不约而同受到物质

社会的影响。

洪堡这位“先锋派作家，新一代的奠基者”（1）最初的伟大理想就是要

当一位美国诗人，他于二十二岁时便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歌谣集。他的诗集在

三十年代一问世，便立即引起了轰动。他一直都“认为富丽堂皇、纷纭万状的

人类事业必须由非凡的人物来安排管理。而他自己恰恰就是这样一位非凡的人

物，而且也是一个合格的当权候选人”（29）。洪堡思想深刻，胸罗万卷，“他

的歌谣节奏明快，妙趣横生，纯正而富于人道主义气息”（11）。洪堡诗歌创

作的“主题之一就是一种永恒的人类感觉，认为有一种失去了的古国旧土”（24）。
他甚至还会“诗比作仁慈的埃利斯岛，在那儿一群异邦人开始改变国籍。洪堡

把今天的世界看成是昔日故国旧土的一种令人激动的缺乏人性的摹仿。他把我

们人类说成乘船遇难的旅客”（24）。因而他认为自己应当承担起改良社会的

责任，他积极地投身于政治之中。

然而洪堡这种美好的理想其实是与社会现实相矛盾的，正如他诗歌的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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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俗，很难与社会现实相融合。在西特林看来洪堡的诗歌是一种柏拉图式的诗歌，

即饱含着一种“全人类渴望回归的原始的完美形态”（11）。这种平和的理想

化的方式又与美国当时狂乱的状态无法融合，因此洪堡也陷入了思想上的困境。

在声名鹊起和锦衣玉食之后，洪堡开始寻求自己的政治梦想。如西特林回忆的：

“要当一个美国诗人的崇高思想，有时使洪堡觉得自己是个可笑的角色，像个

孩子，像个小丑，像个傻瓜”（5-6）。贝娄在“自我访谈录”中以讽刺自嘲地

笔触提及以作家为代表的艺术家们的窘境：“美国作家并没有完全受到冷落；

他们间或混迹于大人物之中，甚至可能应约去白宫，不过在那儿，谁也不跟他

们谈论文学。尼克松先生不喜欢文学，直截了当地拒绝他们到白宫来，但福特

先生对作家之温和，一如他对演员、音乐家、电视新闻播音员、以及政客。”2

艺术家在社会上似乎用处不大，在这种高级宴会中，作家与大人物们谈论的也

不会是语言或风格问题，小说结构等等，借用西特林的理解：“我们都像流浪

汉和毕了业的学生一样，在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或许美国是不再需要艺术和

内在的奇迹了，因为它外在的奇迹已经足够了。美国本身是一宗大投机买卖，

很大。它掠夺得越多，我们剩下的也就越少”（6）。这种投机风气盛行之下的

美国社会也让洪堡逐渐放弃艺术，转而寻求投机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洪

堡起初只谈靴子、号角、野营什么的，而到了后来，便也谈起佛罗里达的轿车、

豪华旅馆和娱乐场所来了”（4）。

在投机这一动机的诱使下，洪堡策划出各种行动，并一步一步加以实施。

洪堡的死在西特林看来是场悲剧，因为洪堡没能力挽狂澜，由于他的初衷与现

实社会的狂乱现实相去甚远，“因此，洪堡的所作所为势必成为离奇滑稽的笑料”

（6）。西特林认为“洪堡在苦苦思索着，如果在过去与现在、生与死之间周旋，

才能使某些重大问题得到完满的回答。然而，苦思冥想并没有使他头脑清醒”（6）。
西特林在洪堡死后也回忆着洪堡的一生，他对作为诗人的洪堡作出了评论：

美国的现实是如此冷酷无情，而这个国家反而从中获取令人寒心的满

足。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事，女人的事，教会的事。精神力量的软弱

在这些殉难者的幼稚、疯狂、酗酒和绝望中得到了证明。俄耳甫斯感动了

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

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诗人之所以受到爱戴，正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无能

为力。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反映那种无边的纷乱，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

辩护（118）。

在这段话里，贝娄感叹艺术家地位的日益低下，尤其在美国这个不重视艺

术的国度里。在艺术和物质之间，知识分子不得不作出妥协。西特林说：“我

对钱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最初的水平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孜孜以求，精

明能干，热情满怀。在他们看来，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你全部的钱。洪堡

坚信世界上是有财富的，尽管不是属于他的，而他对这些财富拥有绝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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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同样他也坚信自己一定能弄到手”（159）。洪堡曾经对自己的金钱追求进

行过解释：“如果我还有一点诗人不应该有的财迷的话，那是有原因的。”“其

原因是我们毕竟是美国人。我问你，如果我不在乎钱，那我还算什么美国人呢？”

（159） 因为美国就是一个让人丧失理性的地方。按照西特林的回忆，洪堡一

贯坚持说，“在无意识之中，在物质的无理性的核心中，金钱就像血或浸润着

脑组织的液体，是一种有生命的物质”（242）。因此对金钱的追求已经渗透到

每个现代人的血液中。西特林自己也为自己的行为百般开脱：“我赚的那些钱

是钱自己赚来的，是按照资本主义那些说不出来的古怪道理赚来的。世道就是

这样嘛”（3）。这种资本主义的“古怪道理”就是违背人性，违背艺术，违背

本心的处事方法。正如同西特林声称“我赚的那些钱是钱自己赚的”，他忽视

了金钱运作背后人的主观作用。然而在看到洪堡的失败以后，尤其是自己纠缠

在与妻子的离婚诉讼以及情人的敛财中时，西特林在真正感受到人类生存的问

题，尤其是作家在选择艺术与金钱里所应该持有的态度。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洪堡和西特林的婚姻都受到金钱的左右。他们心中的情

人似乎都对自己的艺术追求毫无兴趣。比如西特林的妻子丹妮斯总要问西特林

什么时候立遗嘱。西特林的情人莱娜达也沉迷于锦衣玉食之中。西特林年少钦

慕的对象对西特林的爱好似乎毫无兴趣，始终认为自己无法理解他所写的内容，

包括西特林的哥哥。尤其在目睹了洪堡的离世以及自己经历了诸多事情之后，

西特林最后总结出艺术家的最终价值以及最终归宿，正如看到洪堡所遭遇的一

样：

现在的一切都成了拙劣的模仿，亵渎，剑客的笑料。不过，还得忍受。

而是世纪又为那些神圣的殉难加上了滑稽的殉难者。瞧吧，这就是艺术家。

为了想在人类命运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也就变成了无赖和小丑。作为

意义和美的自封的代表，他遭到了双重的惩罚。当艺术家在磨难之中学会

了如何忍受沉沦和毁灭，如何去拥抱失败，如何保持虚无和克制自己的意志，

并接受了进入现代真理的地狱的任务的时候，也许他的俄耳甫斯的神力又

恢复了。（345）

洪堡由于心脏病而死在鲍里街，他是如此的无足轻重，在物质世界与精神

世界的双重折磨下他走向灭亡。华尔街和鲍里街隔得如此之近，然而却代表着

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诗人已经等同于贫民、乞讨者，并不是他们没有追求，

而是他们似乎与社会相去甚远、不合时宜，正如西特林总结的：“诗人就像醉

汉和不合时宜的人，或者精神变态者，可怜虫；不论穷富，他们毫无例外地都

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155）。洪堡凄惨的下场也社会的悲剧，因为他不得其

所，他希望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学会了政治里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之外，

他放弃了自己的原初本行。贝娄在这里不仅嘲讽作家们的生活态度和处事方式，

更是为了嘲讽整个没有文化内涵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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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贝娄在评价美国的状况时称“我们的处境是特别革命的，是处于危机状态的，

是一种永无休止的焦虑”（It All Adds Up 82）。西美尔也曾描述这种生活状况，

他指出“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

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要求”（Simmel 409）。而这种独立和

个性的要求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之中会带给现代人厌烦与狂躁。就像西特林所说：

“我的心理处于一种芝加哥状态之中。我该怎么描绘这种现象呢？一处于芝加

哥状态，我就模模糊糊地觉得一种无名的空虚，心在扩张，感到一种难以忍受

的渴望，灵魂的知觉要求表现自己，有些像服用过量的咖啡因的那种症状。同

时我还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成了外力的工具。这些外力在利用我，或者

把我当人类错误的实例，或者仅仅当做未来的称心如意的事物的影子”（66）。

这种“要求表现自己”的状态正是为了“保持个人的独立和个性”，但是由此

而生的空虚和烦躁成为城市精神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成名后的西特林，在目睹了工业主义中的各种狂躁之后，他“开始苦苦思

索不朽的精神问题”（109）。最直接的精神状态就是对生活的无奈与烦躁，因

此“厌烦”也就成为了他最想写的主题。西特林对“厌烦”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甚至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给他下了定义并进行一番历史上的考究：

人类一开始就经历了种种厌烦状态，然而从来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正

式的课题从正面来触及它的核心。而在现代，这个问题是被作为资本主义

劳动条件的后果，作为在群体社会里趋于平等的结果，作为宗教信仰衰落

或者神授或预言因素的逐渐消失，或者对无意识力量的忽视，或者在这个

技术社会里理性化的增加，或者官僚主义加强的后果，用“社会反常”或

者异化处理的。但是在我看来，一个人可以从对当代世界的信念开始——

要么燃烧，要么腐烂。（198）

西特林进而解释了厌烦的特征和来源，厌烦是一种痛苦，厌烦的产生主要

是因为人们的期望太高，甚至感觉怀才不遇，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厌烦。西特林

最后将厌烦的根源归结到堕落的世界之中。这个堕落的世界让许多心怀憧憬的

天真之人希望破灭，并热忠于阴谋诡计、尔虞我诈，结果就是付出沉重的代价。

厌烦的结果就是城市的枯萎病，人们变得麻木，一味追求物质、金钱、欲

望以及享受的同时，丧失了自我，灵魂也在枯竭，放弃了自己的初衷和梦想：“最

壮观的事物，生活最需要的事物，已经退缩了，隐没了。人们对目前的生活的

确烦得要命。人们正在丧失一切属于个人的生活。千千万万的灵魂正在枯萎。

大家都可以理解，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由于饥饿和警察转职而失去了生活的

希望。但在这儿，在自由世界里，我们有什么借口呢？在社会危机的压力下，

个人的领域正在被迫放弃……”（250）而洪堡和西特林就是这千百万“正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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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放弃的人”中的成员。美国这个畸形的社会到处充斥着小丑。西特林认为他

们家兄弟俩就是最好的代表。哥哥尤利克非常具有经商的才能，瞧不起弟弟的

作为，而西特林自己则对经商毫无天赋，“我们旧世界堂堂正正的父母可真是

生下了一对美国小丑——一个是恶魔似的百万富翁小丑，一个却是高超思想的

小丑”（391）。

因此小说结尾意味深长，当西特林被问及路边的小花是什么花时，西特林

的回答是：“我可不知道，我是自小在城里长大的”（487）。“城里”是个桎

梏人思想的地方，这一结尾传达出城市是个巨大的未知数，未来在何方，将有

如何变数，都是不可预计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示出现代美国精神的封闭

以及人们的无知。人们很多时候是随主流，在主流价值观面前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作为贝娄中期创作的一部作品，贝娄将成功与堕落、友谊与财富、艺术与

金钱进行并置，并以最为犀利的口吻得出他的结论：“所有伟大的成功——经

济、技术和组织上的成功——的代价，就是人类的谦卑，就是人们在芝加哥（或

者纽约，或者罗马，或者基辅）所见到的那种堕落。要想回到人类原来的样子，

就不得不回到《圣经》那儿去，回到柏拉图那儿去，回到莎士比亚那儿去”（It 
All Adds Up 151）。

注解【Notes】

1. 本文所选小说引文，除非特别说明，均取自 Saul Bellow, Humboldt’s Gift. New York: 

Penguin, 2007.

2. 此次围绕艺术家、文学、科学家的访谈颇具讽刺意味，贝娄称之为“An Interview with 

Myself”，可见贝娄对艺术问题的重视。该访谈原载于《安大略评论》（Antario Review）

1975 年第四期。可参见 Saul Bellow, It All Adds Up: from the Dim Past to the Uncertain Future, 

(Viking, 19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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